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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西方，巴黎演讲（AI整理版）

    [音乐]

    给一位佛教徒，你能和我一起做三次五体投地吗？

    [音乐]

    仁波切，雪莉·布歇博士，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您来到法国巴黎国家中心。自从您2004年上次来访以来，已经过了太久了。今晚我们有三百多人在这里，聆听您关于挑战与误解的宝贵建议和见解——这些挑战和误解不仅存在于当今的西方，也广泛存在于各处。非常感谢您接受邀请，成为将继续给予建议的喇嘛之一。

    所以来喝茶吧，好吗？就来喝茶吧。但我长话短说，非常感谢你们今晚和我们在一起。

    [音乐]

    首先，我想表达对举办这次活动的感激之情。我真的不能做出太多承诺，但希望至少可以澄清一些疑虑。怀疑和信念就像道路的成分——永远离不开怀疑，因此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信念。随着信仰变得越来越深刻，信念也会越来越深厚；而随着信仰变得越来越复杂，信念也会随之深化。我不知道这种怀疑和信念在许多方面是否同样重要，但两者都与那个经典的比喻相呼应：灵性道路就像磨刀。磨刀时，你会用磨刀石不断敲击，实际上，磨刀石和刀刃都会磨损。但在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所谓的「锋利刀刃」。

    通常，当我们谈论道路时，我们会坦诚地谈论挑战、问题和解决方案。但在密宗中，人们相信解决方案和问题都必须被化解，因为如果你把解决方案当作纪念品留着，那就意味着你仍然有问题。

    嗯，因为我也和其他一些中心交流过，我不想重复太多，所以我做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的顺序有点乱，所以我打算直接翻阅，内容会比较完整，但我会尽量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首先是西方佛教。当我们谈论佛教时，应该从四个面向来思考：佛教的观点、佛教的成果，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冥想或修行，还有佛教的行为。

    [音乐]

    现在，观点和成果在西方、东方、巴黎、纽约、罗马都应该是一样的。当我们谈论佛教的观点时，简单来说，我们谈论的是：所有复合的事物都是无常的——这无处不在，除非你突然在巴黎遇到某种复合的东西却是永恒的。此外，所有情绪都是痛苦，这也无所不在。没有任何事物是固有存在的，应该也是无所不在的。然后，所谓的涅槃、开悟，超越了一切极端，不受运气左右——这是一种虚构。总之，我只是简单说说，不会深入探讨细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

    现在，当我们谈论佛教的成果时，佛教徒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成果。无论你信奉哪种佛教，佛教的成果总是通过「消除」来定义的——消除的结果。例如，「佛陀」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觉醒，消除了沉睡。但这是因为，尤其是在大乘和金刚乘中，他们相信你现在的样子就已经很完美了，你只需要打破那个茧。

    好的，这两点说完了。现在来说说冥想。这一点很重要，我想强调一下：这里说的佛教修行不仅仅是冥想，因为我不喜欢「冥想」这个词，它立刻会让人联想到端坐冥想。基本上，佛教修行必须对治二元对立——这就是佛教修行的定义。如果你不想对治二元对立，但仍然想冥想，例如为了睡个好觉或缓解压力，那么有很多不错的应用程序和冥想课程可以参加。关于这些，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会尽量克制自己。

    好的，现在来说说佛教的行为。这种行为绝不应该走向极端，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一点，因为我们并不是假装问题不存在——我们很重视这一点。但在此之前，我想说的是，佛教的行为是非极端的。例如，在佛教修行者中，你会看到：有些人决定剃光头，成为僧侣或其他什么，所以他们对头发的态度是——哦，头发在生长，他们很担心头发会掉；但另一方面，也有佛教修行者，所谓的瑜伽士，他们最大的担忧恰恰就是头发会掉。[音乐] 还有一些佛教信徒，他们非常平静、清苦，有点像圣方济各那种风格——我认为在基督教圣徒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但也有一些，你知道，很多弟子、菩萨，他们都很富有，戴着耳环、鼻环，非常富有。但我想说的是，大家都接受这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好了，现在我们需要谈谈的是，近年来佛教和佛教导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嗯，也许批评的并非佛教本身，而是西方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很喜欢佛教。其中一个原因是，佛教徒无法回答「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而他们喜欢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状态。[音乐] 这就是佛教徒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题，而且不幸的是，这个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人们不区分佛教和佛教徒，就像人们不区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一样。

    我们也要谈谈这几十年来哪些方面做得对，哪些方面做得不对。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会尽量澄清。尤其是在金刚乘教义方面——这本身就是个错误，不应该向如此广大的公众这样做。我们本来不该走到今天这一步，让金刚乘被公开澄清。

    [音乐]

    但正如我在德国和法国所说的那样，在它的起源国——例如印度——情况就出了问题。印度人做得很好。[音乐] 藏人做得不好，他们不擅长保守秘密。我相信犹太教中有很多秘密，不是卡巴拉，而是佐哈尔（Zohar）之类的东西，对吧？[音乐] 是的，这很难。你知道，它仍然存在，但如果它能被完整地、秘密地保存下来，比如「你应该对上师有纯粹的感知」——上师的概念本身就不应该被公开谈论，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概念。告诉别人你要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一个有时充满渴望、有时需要排泄、有时情绪低落、有时又凶得像要吃人的人——你必须给他百分之百的信任和纯粹的感知。这不是你想跟公众谈论的话题，不管是谁在谈论，不管是谁相信，不管是什么教义，都很奇怪。[音乐] 但正如我所说，现在我们处在需要谈话、需要澄清的情况。

    你知道，这里的主题是，在西方跟随佛法几十年后……我们来探索一下佛法传入中国、日本、西藏的方式，以及佛法传入西方的方式，这非常有趣。佛法传入中国、日本、西藏的方式，与佛法传入西方的方式略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例如，佛法传入西藏的方式，你知道，你可以看到，是国家支持的，这带来了有利也有弊。顺便说一句，不要认为这完全是好事。[音乐] 而在西方，佛法传入的方式非常随意、非常偶然——借着嬉皮士、披头四、超觉冥想之类的神秘事物。你知道，传统佛教传入西方很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移民，例如在澳大利亚，第一批可以说是真正把佛教带到西方的，是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我觉得了解这一点作为背景很重要。

    佛教徒有一种奇怪的自豪感，他们会说：「我们不出去传教，我们没有传教士。」也许这是个错误，也许他们应该去传教，至少那样会提供循序渐进的指导。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嬉皮士、披头四，还有密宗、神秘冥想、超验瑜伽等等，这一切都让佛教显得有点滑稽。另一方面，牛津大学等学术界对佛教研究也有一些兴趣，或许是受到苯教（Bön）的影响。但其他方面总是充满各种奇闻轶事，例如对客观性的追求之类的。关于客观性，我也有很多话要说，但我还是先克制一下。

    基本上，直到最近，甚至就在现在，一位教授佛教的教授，即使他自己是佛教徒，也会假装自己没有修行。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混合体——客观性、科学殖民主义的思维混合在一起来看待佛教——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在嬉皮士和学者之间，佛教仍然是一种产出，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对我来说，听到佛教最初由铃木大拙介绍给西方，真的令人震惊。DT是什么？DT就是铃木大拙（D.T. Suzuki），他基本上是个基督徒，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笛卡尔式的笛卡尔主义者，所以这几乎就像存在一种笛卡尔式的佛教，也就是二元论的佛教。但这行不通，因为佛教的根本在于非二元性。

    但你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比你们这些真正应该了解这一切的人更了解，尤其是在藏传佛教中，藏传佛教体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喇嘛身上。我们大多数人真的应该了解这一点，但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甚至不感兴趣。好吧，你总是可以说，他们有自己的苦难，他们有自己的事要做。但是，如果你想把佛法作为一个真正重要的主题来谈论，那么即使在今天，在西方，尤其是在我主要指的藏传佛教中，也没有合适的设施来真正帮助学生学习佛教、帮助修行者实践。这样的设施非常少，而且即使有，这种模式传入西方的方式也总是非常狭隘，总是局限于特定的传承或特定的喇嘛。很多时候，达摩中心变得像某种西藏大使馆，个人崇拜比佛教本身更受推崇。基本上没有合适的、更深入的设施，让人甚至连佛法的一个字都难以真正理解。

    我们应该花时间和精力去真正理解，尤其是当喇嘛在教导时，特别是面对一个全新的文化、一种全新的群体时，应该有真正的文化理解。我认为，文化理解始于喇嘛问学生：「你知道我说的苦难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我说的上师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业力、空性、非二元性等等是什么意思吗？」很多这些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作为学生，你也应该问：「你说你感到自卑，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种文化理解，即使过了六十年，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仍然严重不足，远远落后。

    而且，不只是语言学上的理解，不只是语言本身，佛教老师和学生之间逻辑的建构也需要强烈的连结。例如，经典的佛教教义总是以我们所说的方便法和直接法的形式出现，这种分类在西方并不存在，尽管在意义上它是存在的。例如相对真理和究竟真理……

    我之前说过——我想是在后来的演讲中——佛陀的许多教义并非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事实上，我称之为「灰姑娘教义」。我注意到有些人对此感到不满，以为我是在贬低或轻视「灰姑娘教义」。绝对不是这样。相对真理与究竟真理同等重要，这正是佛教和佛法所教导的。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西方的思考方式是珍视究竟真理而轻视相对真理，但在佛教中并非如此。我怎么敢轻视「灰姑娘教义」呢？

    基本上，所有与轮回和涅槃有关的教导——例如「轮回是邪恶的，涅槃才是真理」——都属于这一类。佛陀如此教导，就像灰姑娘的教义一样。但其实，说「没有轮回，涅槃才是真理」，这本身并不是灰姑娘的教义。事实上，像我这样研究佛法的人，反而花更多的时间研究灰姑娘教义——密宗图像学，比如六臂、三臂、七眼、绿色的神像，或者灰姑娘的形象。就好像有些人可能想要一部手机，但它们非常美丽，设计精妙。密宗神像有四十个头，端坐在莲花上，莲花却不会被压扁——你不禁好奇这在数学上是如何实现的，在科学上又怎么可能。但这正是密宗教导我们非二元的方式。

    所以我想说的是，喇嘛们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不去真正理解听众的背景，也不去教育听众。此外，他们还存在着许多文化沙文主义，对性别缺乏了解。他们从小就认为女性低人一等，这种观念甚至与大乘佛教都不符。别说其他了，就说摩耶夫人吧——在大乘佛教中，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智慧，而智慧始终以女性形象来象征。在金刚乘中，我们称之为佛母。在金刚乘中，有许多不同的戒律，其中最重要的十四条根本戒律，我们称之为根本堕。这十四条根本戒律同等重要。第十四条是：如果你轻视、贬低女性，你就违背了金刚乘的根本戒律。

    但正如我所说，「佛教」和「佛教」是不同的——佛教内部存在着强烈的父权习惯和男性沙文主义，文化上的缺失也非常之多。亚洲人，尤其是藏族人，非常沉迷于一种轻浮的客套。我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欧洲和西方政治中也上演着。我听说英国女王曾经招待客人，客人误把洗手水喝了，为了礼貌，女王也跟着喝了——你懂我的意思，英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满是政治正确。而藏人有两千五百年，不，是三千年来制度化的政治正确。所以当出现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时，藏人不会公开谈论，他们会在背后议论，但绝不会公开说出来。关于苏联大使馆事件，所有藏人早就该公开谈论，但他们没有。藏人基本上就是这样——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跟不同背景的人说话。

    我给你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藏传佛教喇嘛非常随意地使用「小乘」这个词。你知道「小乘」是贬义词吗？意思是低等的、次等的。1950年以前，西藏封闭，不允许任何人进出，他们或许还可以这么做。但他们永远都不应该这样做。现在他们都应该知道，走进书店，关于佛教教义的书籍琳琅满目，有些教义他们应该更了解才对。但与此同时，还有人会说「哦，这不关我的事」——就是那种非常自私的态度，谁在乎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认为，这正是我们最终错过了西方真正所需之物的原因。

    我必须说，好消息是——正如我所说，这些都并不连贯，所以抱歉，我有点语无伦次——到处都有很多糟糕的东西，尤其是在西方，那些最初接触佛法的西方人，因为他们非常浪漫，也被精美的宣传册所吸引，他们开始认为这对佛教有好处。与此同时，尽管佛教的传播方式存在非常危险的隐患，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佛教对许多来自西方的受创学生所做的一切，实在是非常了不起、非常鼓舞人心的。我见过许多优秀的西方佛教修行者，他们真正将生命奉献于学习和修行，甚至从未想过要出版书籍或成为禅修老师。学了几年佛法就不出书，对某些佛教徒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觉得……哦，抱歉，我又得回到负面话题了。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处境艰难的原因之一——这只是我非常有限的个人观点——是伟大的典范修行者和大师正在凋零，这非常重要。虽然我们不希望你依赖教义，也不希望你依赖老师，但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在你身边呼吸，即使他不一定出现在你面前，也会让你感到震撼，让你心生敬畏、不由紧张——就像我一样。例如，杰尊·杰赤仁波切让我感到紧张，还有一位叫拉尊·欣哲·钦哲的人也让我感到紧张。我还没见过某位女士，但在中国有一位女士，她也让我感到紧张。抱歉，除此之外，没有多少人真正让我思考太多。我希望他们长寿。

    我本来想说，一个充满希望的迹象是——现在有一种很好的修行氛围，也涌现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修行者。在学术界，佛教研究正在兴起，我希望这也能回答一些问题。但仅仅进行学术研究是无法让你到达任何地方的，在某个时刻你必须做出改变。你可以选择做一些事情，例如只是静坐冥想，或者成为一名僧侣、尼姑或出家修行者。如果你更有勇气，你甚至可以成为密宗修行者。

    我知道还有很多问题，我会尽量回答，但还有几点我想先说。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与上师和学生的关系有关。人际关系本身就是最复杂的。我认为，人类唯一真正能够理解的，是……习惯，并且越来越喜欢——一天比一天更喜欢狗。大型派对上的狗不会说话，在所有嘈杂中摇着尾巴，你把这解读为好事，于是产生了非常美好的误解。所以一般来说，人际关系很难，尤其是师徒关系，真的非常难。但有一点关于这段关系，我想澄清：即使是密宗，也从来没有说过上师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上师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因为他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懂得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在此重申：上师没有权利为所欲为。净观是学生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这种纯粹的感知，但他们不必选择这个——还有八万三千九百九十九种其他方法，它们同样美好，同样殊胜。

    我在其他地方也说过，这里再说一遍：上师并非凌驾于业力之上。因此，他或她比普通人更要承受业力的后果——包括羞耻、损失和丑闻所带来的痛苦。先别管佛教，即使作为一个体面的人，上师也不应该伤害他人。如果上师不是在帮助学生，而是在伤害学生，并且对学生缺乏纯净的认知，那么这位上师就违背了声闻乘、大乘佛教和所有教义。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上师不是在帮助他人，而是在伤害他人，并且对自己的学生缺乏纯净的认知，那么这位上师就违背了声闻乘、大乘佛教和所有教义。

    我想再次强调：当我说「不伤害他人、帮助他人，并具备纯净的认知」时，从根本上讲，上师有责任为学生开启这道光。对上师来说，学生比自己的孩子更重要。

    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上师与阶级制度无关。请注意，等级制度通常是世俗的，尤其是在金刚乘中，等级制度并不重要。当上师为弟子传授灌顶时，上师是在唤醒弟子，使其达到本尊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并不低于上师自己的上师。即使上师已经圆寂，许多人——你知道，藏族人喜欢阶级制度。说来我很抱歉，我也很尴尬，但他们确实喜欢。不只是外在的等级，连他们自己内部也如此：谁的姊妹、堂表兄弟姊妹坐在哪个位置，谁的兄弟、妻子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是等级制度的一个弱点。

    请告诉我，在摩耶夫人的攻击和密宗经典中，有哪里提到了这些等级制度——印章、头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西藏才有的，主要是受中国人和蒙古人影响所致。到了大约196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现在喇嘛们甚至……

    尊者……好的。你会问我：作为学生，你向上师顶礼膜拜，而他坐得更高——这是你个人的特定选择。先生，曾经担任那烂陀大学院长的萨哈瓦吉拉，你知道他的上师是谁吗？她曾是兼职妓女、兼职箭匠，为了她，他放弃了那烂陀大学的学术院长职位。

    所以，做得对的地方是：批判性思考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类讨论也越来越多，这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我个人而言，做得不对的地方是——当我看到年轻一代的藏传佛教喇嘛时，这不是你们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哦，关于在场听众的提问——我在柏林的时候，一个德语口音很重的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希望他能听进去。当时单元快结束了，我的脑子有点乱，我甚至问他「你确定吗？」，他说「不」。所以我想他应该记得我在说什么。总之，我已经请主办单位把他的问题记录下来了。

    他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制衡机制，让学生事先了解老师？即使是年龄较大的学生，如果遇到一些在西方法律中被定义为虐待的事情，他们也无法公开说出来。他还问到，我们要如何进行核查？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你必须分析导师，不能随便走进一个地方就随机选一个人。他的问题是：如果围绕这件事有这么多的秘密，那又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分析喇嘛？

    我读了这份记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试着回答。如果你没有分析的途径，无论你多么努力——如果这位上师不努力让你分析他，而上师有责任让你这样做；如果他或她，或他的随从阻止你进行分析——那就意味着根本没有必要把这个人当作你的上师。这一点很重要：老师必须允许学生获得任何所需的信息，以便分析他或她是否合格、是否正直。我希望这就是他的意思。

    好的，第一个问题——她说，有些学生会下地狱，你说萨迦巴也会下地狱，请留言。

    首先，我很高兴有人真的读完了我的文章——大概读到第五页，也许是第六、第七页，整篇文章共十九页。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到这一点。我很高兴至少有人读了超过一页的内容。我和一些人谈过这件事，但都是围绕着一些抱怨。你也可以更直接地去问他本人，但他告诉我的，我可以先分享给你。他说他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事实上甚至不感兴趣。好吧，我只是总结一下他的话。他说他一直支持布奇，主要是因为布奇是「改变巧克力」的学生，而「改变巧克力」恰好也是布奇的导师。不仅如此，布奇还与「改变巧克力」的厨师关系友好。

    他说——这是他的话——如果一个学生在清醒的意识中接受了入门仪式，那个人就成为了你的导师。如果这个人成为了你的导师，你就有修行的责任去保持清净的观。如果你没有做到，作为学生，我们会追究。他说这不是他编造的，一切都写在密宗典籍里。然后他又说，他从未见过地狱，任何政权从未见过地狱，他也从未见过有人去过地狱再回来。但无论如何，这是他的上师告诉他的，也写在典籍里，他一再强调这一点。

    然后他说，他多次去闭关修行，每次见到那些与他建立了关系的学生，他都会想：哇，这些人一定在他身上看到了某些优点，然后才接受了他的教导——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羁绊。西方人连一盘食物都要仔细分析：是否含麸质、是否素食、各种各样的考量，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他觉得西方人一定也认真地分析过他。

    好吧，我可能漏掉了一个预定的问题，再次强调：如果你想弄清楚，应该现在就直接和他谈。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它就在那里。我要再次重申——就像我之前说的——对于密宗师徒关系中的学生来说，这非常重要，甚至比他自己的孩子还重要。即使作为一个体面的人，他也……照顾他们。如果他伤害了他们，如果他没有帮助他们，如果他帮助了他们但对他们没有清净的感知——所有这些都与密宗的师徒原则息息相关。是的，他必须承担后果。

    但我只是想在这里澄清一下，因为「持有」这个词似乎是症结所在。我想澄清，因为在许多方面，金刚乘对很多事物都有独特的理解。金刚乘不把情绪视为负面的，而是视为智慧。维吉尼亚人不把巴黎看作是电池和空调，巴黎是一个曼陀罗，就像男孩一样。金刚乘对地狱的定义相当复杂，非常精妙，但我尽量简短地说——准确地说，在金刚乘中，地狱是落入理性、理性主义和感性的领域。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想要体验非二元性的人，这就是你能掉进去的最糟糕的坩埚——燃烧的肉馅、烤肉，虽然不是很痛苦，但理性等等。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奥的话题，所以请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急于做很多事情。

    当然，拉杰·阿扬并不反对理性主义，事实上，我一直强调你必须用理性主义去分析上师。但马德雷纳斯的意思是，你必须超越理性主义，因为即使是那位希望削弱理性主义的德国哲学家也说过，逻辑是……

    我理解，在八正道中，正确的言辞是为了避免诽谤和挑起争端等等。当我读到你写的关于今年夏天萨加尔·MSHA事件的信时，我感觉你在表达负面的评判，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如果真是这样，我很抱歉。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知道——巴黎的人们似乎完整地阅读了我的文章，我很高兴你读到了这里，因为大多数评论都像是只读了半页而已。

    但我一直强调的是，正如我之前解释过的：师徒关系必须是双方有意识地建立的，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建立的，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我所说的其实并不新鲜，密宗经典里都有记载。而且，在我那封臭名昭著的十九页信里，我说过，我现在也说，我总是……你称之为……我会说，我不理解所有这些藏传佛教的线性教义，以及这个地方——我也当着他的面说过。我现在也可以说：当你提到要舍弃一些藏传佛教的附属品时，我们应该保留哪些是本质的？是修行的文字、观想的指导、图像，还是都不保留，只遵循佛陀和伟大上师的教导？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也很难回答。

    但记住，一开始我就谈到了观想、冥想、行动和结果。如果你的修行与此相符，那就去做，即使它看起来……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许多藏传佛教喇嘛所教授的，其实是与佛教无关的藏族文化，而且它以多种形式存在。让我举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藏族人喜欢数字，十万天、十万……所以有一种叫做「奇迹」的东西，它其实不是一种惩罚性的修行。你知道，哦，我已经完成了十万次五体投地，好吧，反驳完成，也许不太好。我宁愿有人说：你知道，现在当我听到坏消息时，我会想起佛法僧三宝；当我听到我中了彩票的消息时，我首先想到的也是佛法僧三宝。有很多很多次，藏族人做事的方式其实并没有对他们自己有益。

    我们被比喻为邪教多少次了？我们能怪他们吗？看看这些，有多少人的照片？我们能责怪我们所做的事情吗？当藏传佛教喇嘛来的时候会吹号角，而这一切都与2018年年轻人的想法格格不入。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为什么女人与……睡觉对……有益？如果一个老师沉溺于自我编辑和感知回馈，只听到正面的声音，这对老师来说是好事吗？为什么女人和羊驼睡觉会有好处？听起来这个问题是关于我所说的师生关系的。我想我之前已经回答过了：不唱颂歌，不提供帮助，保持清净的感知。如果是在金刚乘的语境中，这些都不涉及，不，一点帮助都没有，不仅如此，它还会破坏师生关系——就像很多时候，它是美好友谊的开始。所以你知道，这没有帮助。好吧，再说一遍：对于密宗上师和密宗学生来说，必须是有意识地决定成为密宗学生和老师。

    我想我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密宗上师的条件之一，是至少必须是素食者，并且必须对非二元性有理性的理解，这非常重要。如果这个人没有对非二元性的理解，那么这个人就不具备成为密宗上师的资格。我之所以强调这种理性的理解，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人，你实际上可以在情感层面上去体会到这一点，而在实践层面则很难——但从世俗层面来说，对非二元性的理性理解是可以被判断的。你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理解了空性（Shunyata），一个在理性上理解空性的人，通常也深谙业力的后果。

    如你所知，良好的履历应该像天空一样广阔，你的行为应该像理解空性的人一样微妙，在做任何有害的事情时都要格外小心。有人可能会想：哦，他理解非二元性，所以他可以为所欲为。但这并不是正确的理解。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那些对非二元性略知一二的人，最多也就是略懂皮毛，但他们真的想循规蹈矩地去做。任何以理解空性为借口、违反业力法则的人，都说明他们其实只是分析师。所以我希望你先记住这一点，这样你就能理解整个脉络了。

    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我读过记录：如果存在保密，如果你无法进行分析，你最好不要再待在那里了。

    问题分为两部分：第一，你如何看待里克及核心圈子隐瞒和掩盖萨加·卢修斯罪行的行为？第二，喇嘛和传承领袖是否应该叫停萨加在安全室中的不当行为？我想我已经回答过了。无论如何，如果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好的。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些误解，但你称之为……这正是我一开始就说的：首先，密宗根本不应该被公开，这是大多数藏传佛教喇嘛所犯的错误——他们忘记了他们不是在西藏教人，他们忘记了现在是2018年，你知道，这才是根本问题。

    维塔莉娜观点，金刚乘行动版，阿德里安娜的实质，一切都应该保持沉默。

    好吧，正如我所说，你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新来的人——可能会想，也许密宗真的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试图保守秘密。因为变态并没有教导，好吧，我们就用你刚才说的吧，因为好吧，到处都是，或者说，高低羊驼，他们展示着密宗神祇的唐卡绘画，以及神坛或雕像——你知道，这基本上是色情的——这会向缅甸人、斯里兰卡人、天主教徒、新教徒传递什么样的奇怪信息？你知道，这就像是某种性狂欢之类的，而那种特定神祇的实际教义是非常非常深刻的。这是一种非常美丽、非常精妙的方式，用来教导显现与空性的结合。

    发生了什么事？我接受了你的教导，而且很好，我记得这件事，这真是太神奇了——这是教授悖论最精妙的方式。你知道，我们有悖论，悖论是看似两个对立的事物，或只是表面上的对立，并非真正的对立。五十六年来，你一直在照镜子，每次照镜子，你看到的都是你的脸，它们都不在那里。有一次，一只猴子出现了，所以那里发生了两件事：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这就是悖论。

    有些悖论很容易理解，比如你在看电影。我刚去看了《水形物语》，这是一部好电影，但中间我得去趟洗手间。我知道这是电影，所以去洗手间对我来说没问题。如果这是真的，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因为我知道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这让我从紧握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这种「在那里，但不在那里」的结合，是李在全国教授非二元性最精妙的方式。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放弃这些大幅图像，你知道，日期是和一场音乐会，你知道，因为即使在非佛教徒中，大多数中国佛教徒，包括崇拜魔鬼、性或同性恋的佛教徒，或者问题到底是什么？第二部分：喇嘛和传承领袖是否应该叫停如此著名的活动？是的，所以密宗总体上应该真正保留，真正为那些真正超越密宗的人保留。如果与密宗无关，那么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即使作为一个体面的人，唱其他的歌对学生和老师都没有好处，所以有人有责任不去烧毁对佛陀的灵感和信心的种子，这样她就不会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去违反不公正的法律。他违反的是保护人们免受伤害的合法法律。啊，在东京，在巴黎，他说如果一位伟大的上师杀了人，这不是问题。这显示他认为金刚上师不必遵守禁止谋杀的法律。这就是你所说的佛教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意思吗？你认为佛教徒不必遵守法律吗？

    我认为，上面这个词正是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莲花生大师——这位密宗祖师曾说过，你的行为应该要像瑕疵一样微妙。当然，这并非至关重要。佛陀的教义中没有任何地方谈到违反律法。律法、规则，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我会在这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人不应该伤害他人。即使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仍然完全符合你所说的，没有任何违反。

    但是，你再来看看密宗师生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重申，透过分析而有意识地选择这条路的人，必须摒弃二元对立。

    好的，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是谈谈热情。我不记得是谁问我热情在哪里了，就像有人问我：如果我的上师是某某某，我会如何服从他，或者我的答案是什么？从现在开始，忘掉莲花生大师，但要练习模仿上师瑜伽。

    如果上师让我错过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的比赛，我没问题，我会照做——可以直播看，也可以不看。但如果上师给我一把枪，让我去杀人，我会去找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恳求：「请不要让我做这种事。」我会拒绝。

    好吧，事情就在这里变得复杂了。我的老师……你知道，我不能想太多……不，我的老师会把圣坛锁上，但他永远不会让我去杀人。那里的人真的很善良，他们连蚊子都不会杀，更别说人了。

    但我想说的是，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难点所在，因为我们在谈论密宗，所以才这么难。我需要学习的是：我甚至无法判断他们会不会问我那样的事。所以我能做的是——无论他们问我什么，也许我能在来世做到，但我不会……受自身束缚。你可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和尊严。我不知道，我会祈祷我不会受其束缚。这非常非常困难。

    好吧，现在从人性层面来说，我们有很多大师，对吧？灵修领域并不新鲜，它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大多数优秀的大师都是真正称职的。我可以说，他们不仅没有伤害他人，反而帮助了他人，并且对学生和每一个人都抱持着纯粹的感知。

    对于那些新手，我建议不要轻易选择。当一个多年来坚持不批评修持的学生，意识到自己上师的行为正在伤害自己和他人，而这种意识似乎来自于智慧心而非评判心时，他们是否可以出于良好的动机去批评，或者至少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以防止他人受到伤害，并可能因此离开灵性道路？

    在你的演讲中，你将地狱定义为理性思维，但你也描述了学生应该拥有的虔诚，应该与理性的虔诚同等并重。你在柏林演讲中也非常强调批判性思考。你能解释一下，你所说的理性思考在何种意义上是健康的吗？

    问得好。一定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很感激。当我们谈论「健康」时，我指的是理性思考有其帮助之处。我基本上是在谈论二元性——因为我研究佛教逻辑已经很久了，我清楚地记得那位佛教逻辑大师告诉我：「这是第一页。」他说：「我来给你讲逻辑，你不是要接受这些关于逻辑的教义，而是要明白——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逻辑是让自己变成白痴最复杂的方法。」

    顺便问一下，那么，理性思维究竟是基于理性还是逻辑的呢？它受制于许多因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受到的影响，就连「客观性」和「主体性」这样的概念也不例外。这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关于这个主题，通常来说：一方面，某件事之所以被认为是理性的，是因为很多人对此达成了共识（比如音乐）；但如果你真的深入理解，就会发现这并非最好的决策方式。另一方面，事物是连续性的——比如说，这件东西是黄色的，因为它已经保持黄色十二年了。此外，我们思考事物时会考虑神圣性，而不是像「我可以和你握手吗？」这样的问题——我们从来不会说「我可以和你的汗水和皮肤接触吗？」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分析方法，类似于密宗哲学。这是一种非常庞大的哲学体系，人们应该认真对待它。请多提问，我很乐意回答。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观点，我认为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会喜欢它——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方面是所谓的信徒，另一方面是所谓的非信徒，但非信徒其实是盲目地相信他们不相信这类事情的理由。

    好吧，为什么这样一位真诚而杰出的老师，一位如此卓越的老师，却看不到他那些非传统的行为在西方是不被接受的？他通常如此技艺精湛。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是在德国吗？有人问了我对苏联大使馆的个人看法。我说，我已经在那里回答过了，不会在这里再说。我再重申一遍，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不是一个开悟的人，这不是什么花招，你知道我有多谦卑，这是一个免责声明——我的判断，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无关紧要，只是众多观点中的一种看法。

    我说过很多话，也做过很多事。我一直感到困惑，因为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了解西方，他应该更清楚，他们已经采取了原子弹式的行动。

    那么，西方金刚乘佛教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最后一批能够受益于这种直接性、这种犀利转化力量的人？一切现在都必须变得柔软、甜蜜、政治正确吗？她不能再直接地训练我们了。我们如何在修行的经验中，保持这条道路毫不妥协的品质——那种能迅速带来转化、直击虚伪的力量——同时又尽可能地掩盖那些可能会惹恼人们的东西？

    我必须理解这种谨慎。如果这个教法能够得到正确的传授，它可以非常直接，就像这个人似乎在指出的：你需要真正地变得温柔，以及政治正确。

    在所有这些密宗教义中，最重要的是——记得我谈到了十四条誓言，我认为是第十四条中的第二条：俯视女性。第二条是你放弃了菩提心，你再次违背了……作为一个修行者，你必须修行菩提心。作为修习者，你有责任——不要制造这种让人们俯视、并烧毁他们对佛法的渴望与信心种子的情况。尤其是，我们之所以说修习萨埵乘，是因为它外在是小乘，内在是大乘。

    你内心深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不想到处搞密宗、烧别人的鼻子——那对你和别人都没有好处。

    最终，你应该成为最政治正确的人：去上正念课，成为素食主义者，定期向动物权利组织捐款，对菩提心抱持最宏大的愿景——你应该有那种愿景。成为一个好的佛法修行者，或者不是；唯一重要的是其他人是否能开悟，你应该这样想。而在你内心深处，你应该成为最狂野的修行者，不在乎任何事情，把一切都放进去，不在乎高矮胖瘦。

    作为一个机构，我们正在起草一份行为准则，其中包括金刚乘师生关系。您能谈谈，关于师生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否与金刚乘的精神相容？如果相容，您建议我们在行为准则中加入哪些内容？

    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我们完全没有任何行为准则，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非常严格的行为准则。你知道吗？你是否接受过类似脉轮灌顶这类的灌顶？至少在第一天，会有六次警告和行为准则的宣讲。简而言之，我想我已经说过了——不要烧毁他人心灵中的种子，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基本上，不要伤害他人的感知。这就是行为准则。哦，算了。

    多年来，里格巴一直开展着一项广泛的公共项目，旨在透过展示佛陀的智慧如何透过其对个人的影响来帮助改变现代社会，从而促进社会福祉。同时，里格巴也努力维护、坚持修持，并传承佛教教义——特别是宁玛传承。鉴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现代社会的伦理与金刚乘佛教的伦理，在各个层面上似乎都难以兼容。您能否就里格巴如何继续推进这项工作提出一些建议？是否有办法避免我们组织内部公众价值观与持续发展中的修行价值观之间的摩擦？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条丝带。正如我之前所说，主要的教义基本上是——你知道，所有的教学机构、佛法中心等等，我们需要良好的文化理解，而教师真的需要为学生做好准备。学生的准备工作真的很有帮助。你知道，即使是那些可以下载使用的所谓正念练习应用程序，这些正念练习至少可以让你平静下来。然后再根据学生的情况，逐步地分享更深入的信息，比如纯粹的感知、保持三昧耶等等。对于那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我认为跟他们谈论这些是不对的。当我说「准备」时，我们指的是学生的动机——很多时候，学生的动机只是世俗的利益。如果你在寻找某种慰藉，或者某种世俗的放松，那么你可以提供那种教导。

    里格巴正在提供一套完整的英式佛教修行之路。现有的僧团大多与萨迦传承有所联系。在英式传统中，我们的课程以喇嘛为中心，透过课程向新人介绍相关教法。在当今时代，我们该如何向新人传授这些课程？我们应该继续传授大量的传统教义，还是应该更广泛地强调融合不同喇嘛教义的传统？或者，我们身为导师应该挺身而出？

    希望目前的情况已经唤醒了我们——不仅仅是对藏传佛教传承的普遍关注，我们更需要从长远角度思考。看看源头印度，佛教的痕迹基本上已经消失殆尽，而现在，佛教存在于中国、西藏或日本等地。我们聘请了藏传佛教喇嘛，学生们，你们需要考虑传承延续的问题。五十年后，拥有自己的道场是有可能的。我的意思是，五十年后，我们希望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持明者，但我们现在就需要做好准备。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我认为聆听禅修很重要，聆听……

    修学阿亚那教义、大乘教义以及声闻乘教义，你就能真正建立起对戒律的深刻理解，这至关重要，就如同树根一般。若树根枯萎，则一切无以为继。大乘教义中有非常完善的体系，教你如何建立正见。

    乘，就像树本身；而果实与花朵，只有当学生准备好了，才能传授。这并不是说西方的思维方式不适合修乘。事实上，我总是说，更高的乘几乎是为西方思维量身定制的。

    但从根本上说，我们总是在这里迷失——总是一只脚踏在世俗，一只脚踏在精神世界，这种冲突令人挣扎不已。要从这种冲突中解脱已经很难了。超越非理性与理性的对立，摆脱理性主义的桎梏——这很难。但佛法，正是要发现这种非二元性。如果你不理解非二元性，苦的根源就永远无法触及。

    ---

    关于金刚乘是否适合西方——至少作为主流佛教形式，有提问者说，要抛弃自己教育中根深蒂固的科学批判思维，完全臣服于一个与自身社会截然不同的信仰体系，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极其困难。

    对此，我想从多个角度来回答，其中有些我已经谈过了。首先，什么是信仰体系？我已经说过，科学家也有他们的信仰。如果提问者有时间，我真的很想向他展示，他所谈论的"批判性思维"——科学的批判性思维——究竟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这样：今天，木头里有时会有小细菌，有白蚁之类的虫子在蛀木头……科学批判性思维的空间，就是这么小。你想要真正的批判性思维？欢迎来到金刚乘。它不留任何余地，没有铰链，没有栏杆，没有参照点，一切都是建构而成的。当然，你需要时间与奉献。我读过一些西方批判性思维的文章，坦率地说，我并没有被它打动。

    ---

    关于藏传佛教中修行者对本尊或上师的完全奉献——如果把这套体系移植到西方，对西方人而言，是否显得人为刻意？那些藏传佛教的种种修行，真的有必要去认识心性的本质吗？它们会成为佛教在西方传播的巨大障碍吗？

    这些问题值得深思，我也一直在思考。顺便一提，我不是在推销自己的书——但大约一年前，我确实写过一篇关于这些议题的文章，叫做《上师之饮》。

    我已经意识到，这其中存在很多误解。是的，有很多图像和符号是文化性的——有些东西是面向藏族的，因为它就是那么来的。就拿洗脚水来说，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洗脚的水。藏族人从印度学来这个习俗——印度的农民一年可能都不洗一次澡，但他们进入任何房屋、寺庙时都会洗脚。类似地，他们供奉许愿牛，因为印度人喜爱牛。这其中有很多文化元素，这也是我一直在谈论文化的原因。

    但从根本上说，本尊与藏族文化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

    既然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想以本尊的话题来结束今天的讨论。密宗中的本尊是什么？它是显现与空性的结合。记住，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就像美丽的彩虹，你看得见它，但抓不住它。你可以和它自拍，但你不会想拿着电锯去锯它，因为它根本不在那里，那只会让你失望。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这才是这个语境下的真正意义。

    就连艾菲尔铁塔，也可以是本尊——这又是密宗智慧的一个杰作，有点滑稽，不是吗？这就是我们应该体验快乐的方式。如果你真正了解密宗，当我们谈论它时，它是圆融具足的。但我同时也必须说，也许密宗并不适合每一个人。我必须发出这个警告——同时，它又是如此精彩，所以不要错过。但如果你心中仍有苦恼，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如果你仍然执著于二元论，那么密宗对你来说就会很难接受。

    无论如何，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今晚状态不太好，有点感冒，但我依然希望，一些问题能够得到解答。

    ---

    **主持人：** Butchy，我们衷心感谢你今晚抽出宝贵时间与我们共度。这让我们受益匪浅，也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思考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距离你上次来巴黎已经十四年了，我相信在场每一位都会和我一起，请求你尽快再来。

  